
阳光正好

娟子

一

深夜，寂寥 。

肖大亮撅着屁股，弯着腰，双手压着沙抹子，借着走廊的灯光，一点点

拍打水泥素灰的亮面，现在流行水泥自流平。

轰隆隆的声响仿佛天崩地裂，地面开始晃动，夹杂着惊呼声、尖叫声和

走廊内灯光交错闪烁的晃动……

窗户上的玻璃 ，窗台上花盆都倒下来，棚顶的灯也掉下来了。

几分钟后，整个大楼死一般沉寂下来。

也不过就是几分钟。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地面开始摇晃的时候，肖大亮

还没反应过来，直到有人喊了一嗓子“地震了”快跑呀！他才猛然惊醒，扔

掉手中工具拔腿朝楼下门口跑。

刚跑到二楼走廊附近，轰隆一下子前面半米远的地方房梁掉了下来，很

多沙石跟着掉下来。差一点把肖大亮埋在里面。房梁阻断了出口，眼下，他

出不去了。

最后一丝光亮断掉，肖大亮瞬间进入到黑暗中，他贴着冰冷地面趴着，

惊魂未定。他感觉浑身哪都疼，又不能确定具体哪个位置出了意外。刚才跑

的时候，很多东西砸在他身上。

他试着动了一下，胳膊能动，右脚剧痛，后腰、屁股很疼。疼痛让他清

醒，他知道他干活在二层楼，这个在建的楼房一共二十八层，也就是说，他

现在身处二十六层楼的下面。

意识到这一点，肖大亮的心顿时拔凉拔凉的，方才那点捡了一条命的庆

幸感顷刻荡然无存。他虽然没亲历过这种事儿，但在电视上看到过，几年前

他看过关于地震的报道，汶川地震里头埋了那么多人，埋了八九天，当时没

砸死的，后来也渴死饿死了一半……



就算现在救援条件好了，可谁能保证他能得救？何况他上面还有二十

六层楼。

肖大亮心里吓得要死，趴在走廊地面上起不来了。

肖大亮现在觉得他快要死了。眼前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刚才逃命时肖大

亮只恨自己没有从二楼窗户跳出去，现在细一想，多亏没跳，如果刚才跳出

去，楼倒了，还是砸死自己。还不如这样呢，多少还有点希望。他凭还算顺

畅的呼吸隐约能判断，这块儿空间还算宽敞，至少一时半会儿地憋不死他。

肖大亮的趴在地上，各种思绪纷至踏来，他现在特别后悔，他今晚就不

应该加班，他本来是来跟老板要工钱的，老板说今晚有两个请假的，怕耽误

工期，求他加一个班，答应多给他一百元，天亮下班就把这个月工钱都给他，

就因为老板几句好话和自己的一时心软，就把这么巨大的伤痛和隐患都塞给

了自己，上哪说理去！命运呀……几分钟就能让你倒下，分分钟收了你去，

就他妈的这么脆弱！

现在他的四周都是钢筋水泥，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一会有余震，它们会

制造无数的痛苦，一瞬间，就会要了他的小命，想到这，泪水溶出他的眼眶，

顿觉自己生命的凄凉和渺小。

伴着黑暗，他想起很多事，甚至想起来前几天，他跟妻子秀丽撒谎说再

也不耍钱，为了自证清白，他赌咒发誓说要是再去耍钱，就在工地上干活被

石头砸死！

想不到老天爷听到了他的誓言，给了他一个实现的机会，看来老天爷不

可欺呀……

他稍微一动就是一头冷汗，浑身上下没有一块舒服的地方，简直就像套

了一个巨大的刑具。身上砸伤的地方，走马灯似的依次疼来疼去，挥之不去，

这让他忍不住哼哼起来，并且很大声 ，像给自己作伴一样，哼着哼着他大

声哭了起来……

哭了一阵后，肖大亮恢复了一点活力，他认命坐起来，用手试着向后摸，

边摸边后退，直到碰到一个坚实的墙，他靠着墙坐了下来。

肖大亮固执的认为，坐着比趴着安全一些，坐着好像离站起来更进一步，

屁股底下什么东西咯一下，他拿过来用手一摸，是他的手机，他心中暗喜：

太好了，他可以打电话求救。他用手指解锁屏保密码，只剩下一隔电的山寨

机一点信号都没有，他试着拨打 110，119 都没有回音，他打了妻子秀丽电

话，没有回音，他打他妈妈电话，没有回音，他看见短信里有一条未读提示：

打开，是他下午给母亲发的短信：妈，我出事了，先打两万块钱过来，马哥

是我哥们，他的卡号是……



当时情况危急，马哥他更愿意叫他秃头，带着两个弟兄 ，把他堵在家

门口，刀逼在他脖子上，告诉他今天必须把欠他们的赌债给还了。

他妈的，当初他有钱时候，喝酒，找小姐，称兄道弟，现在却把刀按在

他脖子上，他被逼的没办法，才给他妈妈发短信。

等一会儿，他妈妈没回，他就和秃头商量，让他去找老板要钱，明天一

早肯定把两万元还上。

秃头见状，威胁一番后，给他两个耳光，放他走。

母亲在他干活的时候回信了：骗子！我 x 你祖宗！

肖大亮注视着这条短信好几秒钟，忽然笑了，笑着笑着就抹起了眼泪。

借着手机屏幕微弱的光亮，肖大亮盘点起自己所有的财产，他把身上所

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五颗烟加一个没有多少气的打火机；八块五的零钱，外

面衣兜里掏出四个包子，是他来时候买的，一直没吃，还不凉。内衣兜里有

一张纸，他拿出来，展开，是昨天早晨起来，妻子秀丽写给他的条子，只有

一句话：肖大亮，咱俩离婚吧！

离婚，等着吧，给老子带完了绿帽子想离婚，没那么便宜！肖大亮把纸

条撕开，想想，又把字条叠好，亲了一下，放在自己贴身口袋里。

他用手摸了一把脸，肖大亮感觉有点渴，他上班时买的一瓶水，刚才干

活就喝完了……肖大亮虽然没念多少书，也知道一个人不吃东西可以挺一个

星期，如果不喝水的话，撑不了三天。他顿时想到了自己的结局，渴死，饿

死，闷死，憋死……都有可能，都是一个死。

四周静下来，静，死一般沉寂。连空气都感到寂寞。

肖大亮看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半夜十二点，他舔了舔嘴唇，顺着墙枕着

右胳膊躺了下来。

寂静的子夜时分，灰尘开始在黑暗中起舞了，一粒粒灰尘像神秘的咒语，或

者是细微的精灵在穿梭和交谈些什么……

黑暗中肖大亮睁大眼睛，现在对他来说，唯一有的就是时间，他想起了

很多事儿，他父母对他的溺爱，他俩个“扶弟魔”姐姐的悲惨人生，甚至连

小时候的事儿都想了起来。越想越伤心，肖大亮觉得自己这二十八年的人生

简直要多差劲有多差劲，他就是一个五毒俱全的渣男，连他自己都觉得愧对

列祖列宗。他的眼泪又一次流了出来。



眼泪中有害怕，不舍，更多是悔恨，也有对未来的迷茫，他能活到被救

那一刻吗？他不想死，他真的不想死！他用手抹了一下眼睛。他在黑暗中发

誓，如果这次他不死，他一定重新做人。不耍钱，不找小姐，不打老婆，努

力挣钱，孝敬父母，对老婆秀丽好。

万念俱灰之际，以至于几分钟后视觉中突然闪过一道光亮时，肖大亮

还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

但千真万确，那道光亮在闪了几下后，停住了，就在肖大亮十几米远的

地方。

那是手机的手电筒发出的光。

突然肖大亮意识到被地震埋在楼里的不止他一个时，心脏顿时一阵狂

跳，他立马扶着墙。一个猛劲蹦了起来，扯着嗓子，带着哭声喊了一声，喂，

你，你谁啊！

人绝望时的心理就这样吧，同样被掩埋在楼里的其他工人，其实跟肖大

亮一样，命都悬着。可是有人陪着等死的感觉要好得多，至少不会绝望到那

种程度。

肖大亮恨不能立马冲过去拥抱一下自己的患难弟兄。

可半天，那头竟没动静，灯光停在那里，人没回应。

肖大亮有点儿纳闷，大声喊道，你谁啊？我肖大亮。

回音四面八方，沉闷地在肖大亮耳朵边儿转了一圈。

那边儿却还是沉寂着，就剩一道光照出一个小扇形。

子夜时分，漆黑的地下，那个光亮像一个太阳，暖暖的，给人以力量。

两分钟后，肖大亮问到第三遍“你谁啊，咋不说话”时，那边还是没接

话。

不过，苏大亮瞅见亮光朝着这边过来了，有脚步声在楼道里踢嗒踢嗒。

那是一条腿硬拖着一条腿在挪步。

肖大亮舒口气，想着兴许对方也是被吓傻了，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便扶

墙站起来，打开他的手机电筒，一瘸一拐的也迎着亮光也朝前走了两步。



借着这两道亮光，肖大亮大致弄清楚了，他现在呆地方，是二楼最宽的

走廊，这一段应该有几十米的空隙，在这一条路上是一个挨一个小商铺，他

今晚就是给这些小商铺打水泥地面。走廊面积相对宽敞，一时半会的憋不死。

肖大亮也终于看清了来人，心里咯噔一下，真是冤家路窄——跟肖大亮

一块儿埋在下面的不是别人，正是几天前跟肖大亮刚干过架的黑老三。

当时，俩人干的鼻青脸肿，就差白刀进红刀出你死我活了。

二

黑老三本姓王，叫王强，也不太老，两个姐姐，他排老三，三十出头，

比肖大亮大五岁，长得也不错，就是黑，特别黑，工地上都叫他黑老三，跟

肖大亮一个村子，打小就熟。

黑老三从十六岁就出来干活了，钱没少挣。还是个光棍。

黑老三打光棍的原因特别简单，他家里有个瘫痪的妈和一个脑子有时不

怎么好使的爸，两个姐姐嫁到了山里日子过得也不咋样，黑老三一个人赚钱，

填着这一大家子的窟窿。

工地上干活其实不少挣，可是黑老三家里那个烂摊子，是个女人都打怵。

就这么着黑老三被耽搁了下来。

肖大亮跟黑老三动手的原因也特别简单，黑老三把肖大亮的老婆秀丽给

睡了。

肖大亮从小就喜欢秀丽，更喜欢看秀丽笑，秀丽的眼睛很温柔，像一

口迷人的井。脸上有点红，很漂亮像苹果，肖大亮就爱吃苹果。大他一岁

的秀丽不喜欢他，喜欢黑老三。黑老三也喜欢秀丽，可秀丽妈不同意。放

出话，要想娶秀丽，拿十五万彩礼来。

那时肖大亮还是黑老三的铁哥们以及小跟班，高中毕业后，说死不想

上学了，下了血本想让他考上大学光宗耀祖的母亲，气的想拿棍子打死他，

他跑到黑老三那里，让他带着自己出去闯荡挣大钱。

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和黑老三在村口汇合。



秀丽和黑老三依偎站在秋风中，肖大亮远远望去，他感觉像一幅画，

他忽然间想撕了这幅画。

黑老三见他来，接过他的行礼。转身就走。

秀丽哭了,肖大亮说。

不管她。

她哭出声了,肖大亮又说。

不管她。

我说老三，你怎么这么心硬啊。你没看见她哭了。肖大亮大声说。

秀丽大声哭起来，肖大亮现在明白这叫煽情。

你以为我想走呀，我抱着她就没钱，没钱给彩礼，她妈能干吗？她那个

三十五大哥还等着她的彩礼娶媳妇呢。我还不是想跟她有个日子过！黑老三

把所有的怨气发泄在脚上，走的虎虎生风，六亲不认。

肖大亮本来不会写情书的，他那点墨水早就还给老师了，可黑老三一定

要他写，原因是他是高中生，比他小学有文化，他从网上胡乱摘录，加上自

己想说的话，到最后就能胡编乱造了，越写越顺！

大亮，你在信上说，我抱了她，亲了她，可我没抱过她，亲过她，你这

样写啥意思？黑老三一脸认真表情看着肖大亮。

嘿嘿嘿肖大亮陪着笑脸，三哥，我，我以为你亲了她嘛。

我是想亲她，可她老是把牙咬得蛮紧，我没办法嘛。

你就不会用舌头顶呀。一点一点顶。

你亲过的？

没有，我在网上看到的。

肖大亮看见黑老三使劲咽了一口唾沫，像他家的骡子在回忆它第一次吃

青草的味道。

第一月开工资，他们俩去了一趟城里，黑老三在那里给秀丽买一条红裙

子，从邮局寄了回去。黑老三在里面夹了一封信，这次是他自己写的，只有

一句话，俺的心，你明白。你的心，俺晓得。



如果不是因为秀丽妈……

看清楚是黑老三后，肖大亮不朝前走了，就地往墙上一靠，坐了下来。

黑老三也没理他，他瘸着一条腿，四下看了看，顺着墙，也坐了下来。

关了手机手电筒。

肖大亮顿时又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

可也见了鬼，虽然是一样的黑暗和死寂，但肖大亮屏住气，可以清晰听

到不远处黑老三的呼吸。肖大亮心里头没那么恐惧了。

但足足有半个钟头，谁也没开口。后来肖大亮饿了，干了半夜体力活儿，

又挨了这半天，他都听到肚子咕咕叫起来。

摸索着，肖大亮在兜里把包子拿出来，又摸着黑把塑料袋打开。

别说，包子还不算太凉，韭菜鸡蛋的，味道一定好，肖大亮咽了下口水，

垫着塑料袋用手指头拿起一个咬了一口，心想，死也做个饱死鬼才好。

也就刚咽下一口，第二口还没咬呢，突然听黑老三闷闷一声，大亮，别

吃了。

肖大亮吓一跳，下意识把包子紧紧抓在手里，第一个反应竟是黑老三会

抢他的包子。

但黑老三没动弹，跟着又说了声，先别吃，再忍忍。

肖大亮忍不住回问，为啥啊？我的包子不让我吃。

黑老三冷笑，你有多少个包子？难不成够吃十天半个月的。

肖大亮心里一慌，听黑老三这口气，难不成得在这里待十天半个月？那

还不一样死。

两天不吃饭饿不死的，等快饿死的时候再吃还来得及，如果不乐意听，

你只管吃好了。

然后黑老三不说话了。

过儿一小会儿，肖大亮摸黑把剩下的三个半包子踹在怀里。老三在工地

上干活时间长，是老工人，这种事儿，他知道听黑老三的准没错。

这个时候，活命最要紧。



跟着又好半天没了动静。肖大亮倒不觉得饿了，饿过了劲儿，但渴得要

命，出事儿前灌下的那瓶水，两泡尿早就没了。

偏这时候，他清晰听到了黑老三喝水的声音，就一口，咕咚一下。

肖大亮终于忍不住渴开了口，老三，你，你那里还有水么？

黑老三没理他。

三，三哥，我快渴死了，你要是有水，给我喝一口。

黑暗中，肖大亮配合地舔舔嘴唇。

黑老三还是没开口，但伸手把手机手电筒打开了，肖大亮借着光瞅见黑

老三手里拿着一大水瓶。

很便宜的那种大塑料瓶，杯里还有少半瓶水。

肖大亮起身挪过去，朝黑老三伸了手。

黑老三瞅着肖大亮说：就一口。

肖大亮用力点头，就一口。

黑老三递给他，然后瞪眼瞅着。

肖大亮真特么想把那少半瓶水都干了，可是他没敢，只喝了一口，递给

黑老三。

黑老三接过来，拧好瓶盖放在自己身边。大亮，你过我这边来，你那看

着宽敞，不安全，我这是承重墙，上面是角铁，就是有余震也没事。说完往

里面挪一点。

肖大亮挪过去，紧挨着黑老三半米左右的地方坐下了。

黑老三关闭了手机的手电筒，躺了下来，一会儿，就响起了呼噜声。

肖大亮又往黑老三那边挪了一点，紧挨着黑老三躺了下来，听着黑老三

的呼噜声，他闭上眼睛，睡着了。

三



肖大亮是被疼痛惊醒，忍了几忍，终于感觉好了一点儿，他想稍稍侧身

一下，发现不行，后腰疼的厉害，只好像蛇一样努力的扭，却又牵动了受伤

的右脚，右脚传来要死要活的刺痛，看见黑老三时候，他激动了，一个猛劲

站起来，右脚伤势现在更严重，肖大亮如同经历一场炼狱，不到一分钟功夫，

活力就消失殆尽，听着耳畔传来黑老三呼噜声，肖大亮真心想骂街，但又不

能，他只能对着黑暗中的残墙断臂钢筋水泥说：“哎---呦”。

躺在他身边的黑老三，听到动静就做坐起来，滑亮手机屏幕，看着他：

大亮你怎么了？

没事，三哥，有点儿疼 。

哪疼？

浑身上下都疼，特别是后腰和右脚，疼的厉害。

我看看，说完黑老三打开手机手电筒，就着手电筒的光亮，查看肖大亮

的后腰和右脚。

后腰一大片青紫，肿的很高，他上手一碰，肖大亮就大叫。右脚的鞋都

脱不来。

你忍着点，我把鞋给你脱下来，看看你的脚。一阵死去活来，伴随着电

击般的痉挛，终于把肖大亮右脚的鞋脱下来了。

右脚血肉模糊的，肖大亮深呼吸，深呼吸，伴随着泪水深呼吸。

黑老三扯下自己的衣服袖子，把肖大亮的右脚包上。

几点了三哥，肖大亮听见自己的声音，很陌生。

早上五点了，黑老三看了一眼手机，外头快天亮了，

三哥，你说外边的人能管我们吗？

哼！不管正好，死了还能给家里挣几十万呢。

真不管啊！？

哼！瞧你怕死的怂样儿，能不管吗？外头的人指定比咱们还着急呢，恐

怕现在很多部门都惊动了。

肖大亮长出了一口气，真好。



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肖大亮跟黑老三聊了会儿天。没说秀丽，也没

说前几天打架的事儿，就说了说上头会怎么救，底下该怎么待，反正黑老三

让肖大亮做好打持久战和等死的准备。

然后……黑老三竟然睡着了，在各自又喝了两口水之后，肖大亮听到黑

老三的呼噜声。

肖大亮睡了一会，又醒了，这一夜他不知道醒了多少次，后腰传来的疼

痛，丝丝缕缕的那种疼，勉强可以接受，忍过去还能接着睡，有时是因为睡

梦中他蹬了一下右脚，导致他整条右腿都被疼痛侵蚀，而且迅速蔓延到全身，

他就会哼哼一下，哼哼完又后悔，毕竟旁边睡着黑老三，他知道黑老三的左

腿被砸了，很严重，他从来不叫，他可不想在黑老三面前显露出半点儿不爷

们劲儿来。黑老三曾经说过，白白净净的他就是一个“娘炮”。

肖大亮却死活睡不着。脑子过电影一样，开始过生活里的人，他爹妈，

他两个“扶弟魔”式姐姐，他哥们儿，他牌友，他情人娜娜，还有……秀丽。

在秀丽这件事情上，肖大亮不觉得自己不地道，掏了最好哥们的底沟，

当初黑老三攒了二年钱十多万，准备回去去秀丽家先提亲，定亲后，他在借

点钱，就能把秀丽娶回家。

去提亲时候，秀丽妈涨了五万彩礼，说必须二十万才行。

黑老三当时就傻眼了，正好有给秀丽大哥介绍对象的，秀丽妈就放出话，

谁出二十万彩礼，秀丽就嫁给谁。

黑老三急的满嘴燎泡，他找到肖大亮，想跟肖大亮借钱。

肖大亮心里却有自己的打算，肖大亮喜欢秀丽，心中暗暗发誓，非秀丽

不娶，肖大亮爹妈都不乐意，嫌秀丽家的彩礼要的太高，可肖大亮绝食明志，

三天躺在床上不吃饭，爹妈拧不过他，就把他两个姐姐嫁出去，连凑带借，

总算凑够了彩礼数……

肖大亮才把秀丽娶了回来。

开头也有小半年好日子。两人你侬我侬的，蜜里调油的。

结婚后肖大亮为了还债，独自来到城里，继续在工地上干活。

无聊时也跟一块儿工友们打麻将玩个小钱，后来竟然上了瘾，偷摸地去

那些家里开的小赌场……

赢钱了大家一起喝酒吃肉，去 KTV 唱歌潇洒，找小姐作陪。



输钱了，就找借口跟爸妈要钱，他妈妈就跟他两个姐姐要钱给他。

他身后总跟着一群狐朋狗友。大家一直称呼他为亮哥。

秀丽开头也哄过劝过，最后急了就骂肖大亮没有黑老三有出息。肖大亮

听了就急了，黑老三和秀丽的感情是他心里的坎，他知道如果不是秀丽妈一

哭二闹三上吊，秀丽怎么都不会答应嫁给他。他心里还有另一个永远过不去

的坎，那就是新婚夜秀丽没见红，他觉得自己花五十多万娶得老婆是黑老三

用过的，自己出的彩礼最高，娶得却是二手货。肖大亮动了手。

动手这种事儿，有了第一回就有第二回，尤其喝点儿小酒，肖大亮根本

管不住自己。

虽然每次动过手后他都会后悔，可下次，还照样……

在黑漆漆的地下，蓦地想起这些，肖大亮心里突然有些难受，也不知怎

么，这个时候肖大亮也特别地想念秀丽。

想秀丽笑起来露出的小虎牙，想她做饭时认真的样子，想她在床上，软

软的身子……

以前他爱吃苹果，现在他喜欢吃水蜜桃，鲜嫩多汁的水蜜桃。

然后想起几天前的晚上，黑老三从他家里出来的样子。

他父母听说他的事儿，就在工地附近给他租个房子，让秀丽过来看着他。

那天肖大亮上夜班，感冒了，上到一半实在难受，便请了假骑着摩托车

回了家。

结果说巧不巧的，走到一半儿路的时候摩托车没电了，肖大亮只好摸黑

往家里推，也就刚推到往他家去的路口，突然看到黑老三从他家里出来。

肖大亮家的路口有一个路灯，灯泡挺亮，肖大亮站在黑暗里看得一清二

楚。

黑老三的衣服好像都没穿好，一边走一边伸袖子。

肖大亮血往上涌，当时就炸了，摩托车一扔朝着黑老三就冲了过去，还

没等黑老三反应过来，一个电炮打在脸上，接着拳脚就上去了。要是当时肖

大亮手里有把刀，那就把黑老三就地解决了。

然后俩人就在肖大亮家屋外头各自拼尽全力地打了一架。



三更半夜，小区里人早都歇下了，也不知俩人咋跟约好了似的，都扭成

麻花了，硬是都没吭声。

就在沉默中拼命……

几分钟后，肖大亮被黑老三打翻压在了腿底下——感冒影响了肖大亮的

发挥，黑老三就好得多，他比肖大亮壮实有劲。

肖大亮更没想到，给他戴了绿帽子的黑老三竟还那么嚣张，把肖大亮死

死压在腿底下还闷声要挟他，回去不许动秀丽一个手指头，以后不许在找小

姐，否则老子打废你，你个娘炮！

肖大亮一边被压得感觉脊梁骨都快断了，一边又气得要爆炸，可人被压

在底下，脸上啃了一嘴土，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黑老三给了他一个耳光说：我老三说到做到，你要再敢找小姐，打秀丽，

老子不光打废你，还让秀丽跟你离了跟老子过，你信不！

说完黑老三腿一松，才把肖大亮放了。临走还不忘说秀丽就是让她妈坑

了，嫁给你这种王八蛋。

肖大亮身子疼得要命，心里又上火，差点儿没把他租的房子给点了。

不打秀丽更不可能，他哪咽得下那口气，进了门随手摸了扫床的扫帚，

用硬的那头，找着秀丽，拽着她的头发，就是一顿猛打。

秀丽没还手，也没吭声——自从半年前年肖大亮喝了酒找小姐，被她带

人堵在酒店里，回来找事开始动手，秀丽就不吭声了，更别说这一次。

秀丽当然知道苏肖大亮为啥发疯，刚才外头的动静旁人听不到，秀丽

听得一清二楚。

打完秀丽已经后半夜，肖大亮整个人都塌了架，一头栽床上睡了。等到

睡醒爬起来，秀丽已经走了，留了条子说肖大亮咱离婚吧。

肖大亮也没去找秀丽，知道她顶多回了娘家，他得赶快把身体养好去干

活，还赌债。

前阵子肖大亮手气特好，半天就赢了一万，带着自己的小情人娜娜潇洒

一大圈，娜娜看中一个包，要二万块，他想现在他点子正好，手气壮，就答

应了娜娜。



他进秃头的赌场后，开始赢钱，后来点子背，不但赢的都秃噜回去，还

特么输了一万多，利滚利变成两万，开赌场的秃头心狠手辣，什么事儿都做

得出来，肖大亮有点害怕，怕他去找他的父母要钱，他想先给秃头五千，然

后再想办法管父母要一万五，给钱还上，所以昨晚他才来找老板要这个月的

工资。让老板忽悠的加了个班。

打地面的破活太他妈的累了，撅着屁股，哈着腰，一干好几个小时，要

不是差欠秃头的钱，他早就不干了。

至于黑老三，他算老几，这笔债他先记下了，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

共戴天，日后非找黑老三报仇不可，不用他打废自己，肖大亮先找人先把黑

老三废了。

却不想老天耍人到这种地步，一场地震，把肖大亮和黑老三堵在了一块

儿，就他俩。

一下子，肖大亮突然冒出个念头，如果在这里头把黑老三砸死了，人不

知鬼不觉的。

黑老三特么的该死！

恶念突生，肖大亮知道离自己不远处，就有几块混凝土石头，随便过去

摸到啥狠命砸……

肖大亮忍着剧痛，一个激进翻身坐了起来。

但没等他动呢，突然旁边正打鼾的黑老三咳了两声，肖大亮吓一跳，原地

没动。听着黑老三好像爬了起来，滑亮手机屏幕，一瘸一拐越过他，走了几

步，尿了泡尿。

说是一泡，听着也就几滴答。回来后，躺下，关闭手机屏幕，在黑暗中问

道，你没睡会儿啊？

肖大亮心虚，撒谎道太冷了，睡不着。

黑老三呵呵一笑说：睡不着那咱们哥俩说说话吧，咱俩就说说秀丽。

肖大亮哑然。

四

我和秀丽那天晚上没做对不起你的事。黑老三闷闷的声音传来。

你胡说？我回家时看着你衣服都没穿好，从我家出来。



我再不是人，也知道朋友妻不可欺这个道理，我对秀丽从心窝子喜欢，

用我这条命来爱。其实秀丽嫁给你，我心里开始难过，甚至恨你，但过后我

一想，嫁给你总比嫁给别人强，至少你会善待她。

那天晚上，秀丽给我电话，我还纳闷呢？自从你们结婚后，我和秀丽就

没联系过，今天是怎么了，我一接通,里面是秀丽哭喊声音……

我打车赶过去，透过你家半敞的门瞅进去，秃头手下那俩混混来家找你

要账，你没在家，他俩就找秀丽还钱，还动手动脚调戏秀丽。我当时啥都没

想就冲进去一通拳脚，把他俩打跑了。

当时秀丽已经被刁难哭了，边抹眼泪边谢我。我看到了秀丽抹眼泪时，

袖子滑下去胳膊上露出来的两道伤疤——前两天肖大亮拿了鸡毛掸子抽的。

我承认，我当时把她搂在我怀里了，我也亲她了，把舌头伸进嘴里那种，

肖大亮听见黑老三咽了口吐沫，他又想起他家以前养的骡子第一次吃青草的

样子。我心疼死了，秀丽她是我心头这块肉呀，她漂亮人又好。可你这个狗

东西竟然下得去手打她。你惹出来祸你跑了，让她面对两个流氓，有钱了，

你找小姐，大把大把给小姐花钱，却连生活费都不给她，她当保姆挣点钱，

你还抢走，肖大亮你哪里配得上秀丽，我也不瞒你，如果这回咱俩都活着出

去，我就去出海挣钱把你给秀丽的彩礼钱都还给你，我娶她，秀丽心好，不

会嫌弃我爹妈的。要是咱俩都死了，正好，秀丽可以改嫁，嫁给谁也比跟着

你这个混蛋强……

至于你看到我边走边穿衣服，是有个混蛋拿酒瓶子砸我脑袋，我用胳膊

一搪，酒瓶子碎了，我胳膊破了，秀丽给我上药包扎后，我怕她难过，怕我

控制不住我自己，拿起衣服就走了。

说着，黑老三发狠似的咕咚咕咚喝了两口水。

肖大亮终于开了口，大声吼道：你他妈做梦！我绝不跟秀丽离婚，我 不！

最后俩字突然嘶哑了。他抓起水瓶子发狠似的咕咚咕咚喝了两口水。

绝不！依旧是嘶哑的声音。是肖大亮的心嘶哑了，黑老三的每句话都戳

在肖大亮这半年因为走了歪路而日渐麻木的心脏上。戳得他疼痛难忍。他相

信黑老三的话语，他们不一定活到被救那一刻，他没必要说谎。

肖大亮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秀丽是我媳妇儿，这辈子都是。

呵呵呵，黑老三冷笑，那也得你有命活着出去再说，睡觉吧，再唠下去跟

自杀没两样儿了。



一翻身，黑老三又睡了。

现在肖大亮没再生出砸死黑老三的念头，现在的肖大亮就一个念头，撑

到被救，活着出去，好好跟秀丽过日子。

再也不赌了，再也不动秀丽一个手指头了。

再也不了。像黑老三说的，这是老天惩罚他俩呢。

蜷缩成一团，肖大亮蓦地感觉到他的脸上有点儿湿。

他又哭了，从出事到现在，这是他第四回流眼泪了，把他这二十八年的眼

泪都流净了。是因为害怕，不是怕死，是怕失去秀丽。

因为，想秀丽。

刚结婚那一年冬天，自己坐火车回家，秀丽凌晨去接站，空旷的车站广

场上就她一个人，冻得上蹿下跳，列车晚点一小时，秀丽就冻了一个小时，

竟然傻到没找个避风的地儿。见到他时就奔跑过来，给他一个寒冷而又僵硬

的拥抱，现在想起来，那个拥抱其实特别特别的温暖，让他心里特踏实。

男人总是想要的太多，女人看着啥都想要，可她要的并不多，他一个月

回家一次那点施舍的温柔，对于秀丽来讲，就是她的全部。

秀丽从最开始对他的爱恋情深到现在烟消云散，也就一年多时光。

此时，肖大亮已经领悟了爱的真谛，世间情爱有三种悲剧：其一，彼此

相爱的人不能走到一起或最终分手；其二，彼此不相爱的人走到了一起，白

头到老；其三，仅仅是一方爱上另一方，无论怎样选择都是错。黑老三和秀

丽属于第一种，自己的父母属于第二种，而他和秀丽属于第三种。

客观地说，任何一对儿男女都会发生感情，只要给于一定的条件，比如

说一座荒岛，就一男一女，没得选，谁还会在乎年龄、相貌、品味、脾气？

不过二年就能造出人来，这算是生物的属性，或者说人的本能，这份情爱更

简单，更直接，更相依为命。可为何世间男女都不服这个，必须要找寻那个

年龄、相貌、品味、脾气对口的人出来，就算爱了又散，散了又爱，却仍然

坚守自己那份不自觉的底线？答案只有一个：无论多少人说过“我爱你”，

但是只有一个会让你期待和心动。

就像他和很多女人说过爱，做过爱，心里唯一位置，只有秀丽。

想着，想着肖大亮竟然也迷迷糊糊睡着了。

五



黑老三肚子有点不舒服，除了伤腿，他那只脱臼的肩膀也特别折磨他，

虽然自己已经复位了，可是根本无法活动，稍微一碰就刮骨般的痛楚，热辣

辣的，让他想使劲骂街。以前看电影李连杰和洋人对打，胳膊脱臼了他自己

就能复位装好，装好以后继续对打。现在看来，简直是编剧在胡编乱造。医

生说了，像李连杰那样或许可以实现自我关节复位，但是，肩关节的脱臼往

往是因为巨大的外力造成的，会伴随着肌腱韧带组织的撕裂，别说是接上对

打了，半年内你都别想再抡起来。黑老三忽然想起一句歌词：你哭着对我说，

童话故事里都是骗人的。

他现在特别特别想秀丽，天下虽大，可女人的需要差不多，女人需要什

么样的男人呢？答案很简单：靠得住！你混的不强，但你得斗志昂扬，告诉

自己的女人你始终是那个潜力股，挺得住！所以说，他一直在奋斗！肖大亮

不行，他真的不行，他只适合恋爱，不适合结婚，更不能给秀丽幸福。如果

这次能活着出去，他一定不再放弃秀丽。

想着想着，肚子越来越疼，他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晚上七点了，手机

只剩下一隔电了，显示电量不足了。

他的右腿肿的很厉害，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就这手机屏幕亮光四下

看一眼，想找个地方方便一下。

起身时，碰到了肖大亮，肖大亮惊醒。怎么了

没事，想方便一下。找个地方好埋，省得有味。

你等着，我拿安全帽给你，你拉那里，然后找东西盖上，就没味了。说

完，拿出打火机，点亮，找到安全帽递给黑老三。

黑老三接过去，我要排泄了，抱歉了。

没事，没事，你能拉出来就挺好的，不像我一点拉屎意思都没有。

黑老三左胳膊和右腿上了不能动，但是自理能力还是有的，他接过安全

帽思考片刻就开始展开行动。肖大亮设身处地考虑，黑老三应该采取的姿势

只有一个，即把安全帽用石块固定在地上，坐在上面解决。

没想到，黑老三采取了更加新颖办法，即受伤的右腿他用手抬到一块木

头上平放，左腿脱下裤子，衬裤以及裤衩，站地略屈膝，裸出三分之二的臀

部在空中，然后用右手持着安全帽迎接，肖大亮看傻了，头一次看见难度系

数这么高的动作。

肖大亮笑道：我真想拿你手机拍下来，等我便秘时候，欣赏一下 。



你就被拿我穷开心了，我没纸，你给我弄点东西擦屁股。

靠，肖大亮想了想，把烟盒里几颗烟拿出来，撕了烟盒递给黑老三。

处理完以后，黑老三和肖大亮一人又喝了一大口水。水瓶里也就剩那么

一两口了，在瓶子里咣当了两下。

肖大亮忽然就有了尿意，还觉得来势凶猛。他摸着黑坐了起来，我想尿

尿。

等一会儿，黑老三大声说道

黑老三滑亮手机屏幕，拿过水瓶，打开，递给肖大亮，尿这里。

啊！

让你尿你就尿，黑老三的手机彻底关机了，一切又进入黑暗时代。

肖大亮在黑暗中手里拿着水瓶，足足等了多半个小时，终于尿出了几滴，

这几滴尿非但没能减压舒服，反倒如岩浆般灼痛着他的尿道。肖大亮几乎要

疼哭了，他瞬间明白了一句话：人生下来就是来受苦的。

六

还是跟死神挨了边儿。最后的东西终于吃完了，饥饿还不足以致命。但

是水太少了。即使参了他俩的尿，也就两大口。

最后一次，肖大亮恍惚听着黑老三晃动瓶子，他听出来了，

那点儿声响，还是引得肖大亮大亮舔了舔已经干裂出血的嘴唇。他太想喝

了。

可是……黑老三的情况一点儿不比他好，嗓子都已经哑了说不出话。

肖大亮一清二楚，没准儿，那就是两口救命的水。

也许最后两个人一起死掉，也许喝下这两口水的人，能活到被救。

肖大亮在黑暗中朝黑老三扭过头去。那不只是黑老三的方向，还是水的方

向，命的方向。活的方向。秀丽的方向。

甚至，他清楚听到黑老三把瓶子拧开了。



他要喝那两口水了，而那一刻，他连爬起来去抢夺的力气都没了。肖大

亮心里顺时充满了绝望。这次真的要死了，他想。

可是突然间，肖大亮感觉有什么碰到了自己胳膊。

是装水的瓶子。黑老三，竟然把瓶子递了过来，然后用冒着烟的嗓子说了

句话，咱俩要是只能活一个，还是你活着吧，你有秀丽，有日子，不像我，

光棍一条，死就死了吧。你记住你说的话。

肖大亮在愣怔了足足两分钟后，都没能伸出手去接那个递到自己手边儿

的瓶子。黑暗中他们看不清彼此的模样，可是肖大亮还是感觉到有温热液体

滴到了自己手背上。

那么干渴的身体，竟然能流出泪来。

那两口水，肖大亮也没喝。

那是他们被埋的第四天。

也就在那天早上，救援队找到他们，他们得救了。

听到秀丽的声音，肖大亮觉得自己还活着，蒙着眼睛被抬上救护车那一

刻，肖大亮有一种预感，他以后再也见不到黑老三了，人与人，就那么点儿

关系，用完了就完了，爱情也好，婚姻也罢都靠这点儿关系维持着，被说什

么来生再聚，瞎闹，根本没有来生！

此刻，阳光正好，明亮耀眼，眼睛上蒙着黑布的肖大亮忽然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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